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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楼阳台洗头，低头揉搓头发
的时候，闻到一阵阵奇特的香气。是什
么那么香？我用力吸了一下，敏感的鼻
子确认，这是花香。

我一向不喜欢种花，没那份闲情，
也没那份精力。阳台上有一棵发财树，
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只有一些叶子。
两盆吊兰，早些时候开过三朵花，我凑
近闻过，没闻到什么香气。阳台上还有
一盆绿萝，长得还算茂盛，我天天看着，
花是不会有的。

是哪里飘来的花香呢？真是百思
不得其解。我问老公，他说：“可能是那
株铁树开花了，今天我看到那些花蕾大
了很多。”

噢，我想起来了。早些天看到大门
口那棵铁树长了一串串绿色的花蕾，原
来铁树快开花了，但我没想到铁树开花
居然这么香。

擦干头发，掀开防盗网底部的一块
铁皮，一阵阵浓浓的花香涌了上来，借着
灯光，我看到一簇簇月白的小花，拿手机
拍了几幅照片，总是看得不够真切。

我拿着手机下楼去，走到大厅，屋
里弥漫着花香。走近门口的铁树，浓浓
的花香涌向我，朦胧的灯光下，一串串

白色的小小的花朵正悠悠吐出迷人的
芳香。我拍了几幅照片，又拍了两段视
频，看到一只飞蛾绕着花儿飞舞，发出
轻轻的嗡嗡声，花香一阵阵向我扑过
来，真让人陶醉。

右邻的阿姨看到我在拍照，对我
说：这花真的很香啊，闻着很舒服。

这棵铁树是当时一个在我家摆卖
盆花的亲戚清场后送的。大约是 2013
年，当时还送了桂花树、发财树、榕树和
绿萝。桂花只养了一段时间，大概是我
们不懂照料，枯萎了。其他的一直活
着。发财树和绿萝放在二楼阳台。榕
树放在三楼阳台。我偶尔给它们浇点
水。铁树因为叶子太长，太尖利，占地
方多，老公把它放在屋后的空地上。我
本来就对盆花不大感兴趣，不起眼的铁
树被我忽略了。

几年后，老公把它搬到门口左边，换
了一个废弃的大胶桶当花盆，铁树差不
多跟我一样高了，叶子苍翠，很有气势的
样子。我想象它是一个卫兵，为我家站
岗放哨。铁树旁边就有水龙头，老公却
很少为它浇水，有时看到桶里的泥干巴
巴的，我问他：为什么守着水龙头都不给
它浇点水呢？他有时说，淋了不久，上面

干，下面还是湿的。或者说不用淋那么
多水的。有一次，我看到叶子都打卷了，
忍不住赶紧浇水，此后对铁树多了几分
关注，看到缺水了，就给它浇水。

铁树天天站在尘埃飞扬、市声嘈杂
的街道边，依然那么青翠，叶子像一把
把利剑，让我敬佩，也让我怜悯。我从
没有期待它开花，它给我一树青葱，我
已心满意足。

铁树开花了！我觉得平淡的日子
多了一份愉悦。下班回来，我总会看看
铁树的花穗。白天，它的花是收拢的。
傍晚六点左右，小小的白花才悄悄绽
放，香气漫满一楼的厅，也飘送给左邻
右舍。有一晚，花开得特别多，我在树
下陶醉，拍了好多幅照片，不停地赞叹：
真香啊！真香啊！

铁树三米多高，花穗就在阳台底
下，晚上，忙完所有的工，我就静静地站
在阳台上，尽情享受花香缭绕的惬意。

铁树开花之后，会结果吗？我没有
问度娘，也没有问亲友。生活沉重、琐
屑，一棵平凡的树有时也能给我们带来
惊喜、带来愉悦。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当常怀感恩之心，感谢一些人，一些事、
一些物，比如这棵平凡的铁树。

雾岭天池 ■刘锋兰

前几天，偶然停水，无奈之下只能
到邻居家打水。儿子问：我们为什么不
像邻居一样在家门前挖一口井？这样
就不愁没水用了。儿子的询问，勾起我
对老家老井的记忆。

我的家乡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村
中有一口老井。长方形的井口，由四块
长方形的青石板砌成，井的表面泛着陈
旧的青灰色，显得平凡而古朴。井壁呈
圆形，用青石垒砌，上面青苔密布，湿漉
漉，绿油油，光滑而柔软。这口老井，从
我记事那天开始就已存在，不知经历了
多少个春秋，哺育过多少代人。

老井里的水，冬暖夏凉。寒冷的冬
季，老井里冒出的腾腾热气，村民们从
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用井水洗衣或
做饭，不仅不会觉得冷，反而还有一种
热乎乎的温暖。

到了炎炎夏日，老井里的水又显得
特别清凉。辛苦劳作了一上午的村民
们口干舌燥精疲力竭之际，喝上一口清
凉的井水，就会神清气爽，满身的疲惫
也会顿觉烟消云散，浑身上下又重新充
满了力量。老井里的井水，还具备保鲜
冰冻功能，西瓜成熟的季节，村民们把
西瓜摘回来之后，并不急于食用。先从
老井里打来井水，浸泡三两个小时之后

才食用。这时候的西瓜，吃起来更加的
甘甜可口！

老井的井水一年四季都很充沛，即
使是干旱的季节，井水也从来没有干涸
过。记得有一年天大旱，连续三个多月
都没有下过一滴雨。田地里的庄稼都
无精打采地收卷了叶子，焦渴得低下了
头。村民们一个个愁眉苦脸，唉声叹
气。有年长的村民提议，老井有水，大
家可以挑水灌溉庄稼。于是，村民们纷
纷挑起水桶，一担担地挑起水往田地里
灌，而老井里的水位却没有下降分毫。
干涸的田地得到了滋润，地面上的农作
物又精神抖擞起来。如今细思根源，应
该是黄沙水库和罗坑水库在村后小河
交汇合流的原因。

老井神奇之处，不仅仅表现在遭遇
干旱的时候能够滔滔不绝地涌出井水，
还表现在老井的水位终年持平，即使遇
到暴雨，老井的水位也不见高涨，更加
不会外溢。

村民们都觉得老井是福井、宝井，水
是福水、宝水，喝了老井里的水能益寿延
年。即使在后来家家户户都在家门前打
了新井，到老井挑水喝的习惯依然流传
下来。村民们在老井的滋润下，安身立
命，繁衍生息。家乡的发展越来越繁荣

昌盛，村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清晨与夜晚，是一天中老井最热闹

的时候。每天天刚蒙蒙亮，村里挑水的
人就会陆续来到井边，自觉地排队准备
打水了。村民们自带着水桶，拴条绳子
把水桶放到井里提水，装满水后，再用
绳子把水桶拉上来，用扁担挑水回家。

我家离老井仅有50米远，家里的水
都是母亲一个人挑的。母亲挑水，我总
喜欢跟在身后，母亲晃悠悠地挑着井
水，一路摇摆，井水在桶里欢快地飞
溅。看着母亲那瘦弱的身体，弯曲的脊
梁，摇摆的脚步，心里总盼着快点长大，
这样就可以帮母亲挑水了。待到稍微
长大一些，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到老
井挑水回家。

夜幕降临，村民们齐聚井边，一边
轻摇着手里的蒲扇，一边叙说着家长里
短，欢快的说笑声久久地飘荡在老井的
上空。而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围
绕着老井嬉戏打闹，玩累了的时候，便
安静地坐在老井边听故事。

时光飞逝，岁月变迁，老井早已随
新农村的建设而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
野，取而代之的是输送到各家各户的自
来水，但老井那股沁人肺腑的清凉，却
是我儿时最深刻的记忆！

又是一个五月
五月的荔园红红火火
五月的荔园熙熙攘攘
五月的荔园甜甜蜜蜜

又是一个丰收年
喜悦写在荔农的脸上
满足装在客商的车上
惬意藏在游人的心里

一阵南风吹来
串串玛瑙向游人点头微笑
漫山遍野涌起红色的波涛

喃喃地诉说山里迷人的故事

荔林中的小楼
是娇羞的新娘
在摇曳的林中隐现着朵朵红晕
荔树下的忙碌
流淌着村民绵长的幸福
编织着世代追寻的梦想

山野里，村庄上
处处荡漾着欢乐祥和
鸡犬也为他们放歌
放歌是今夏红色的五月

评优风波
■劳小颖

又逢市级年度评优，这次分到学校
的名额是两个优秀教师，一个优秀班主
任，两个优秀教育工作者。

周五下午第三节，评优投票完毕，
分管教学工作的陈副校长，叫四个老师
留下来，一个负责唱票，两个负责监票，
一个负责计票。

半个小时过去，投票结果出来了：
优秀教育工作者是政教处何主任和默
默无闻的教务员黄小霞胜出，优秀班主
任被美丽与智慧并重的小曾老师斩获，
优秀教师票数最多的是尽职尽责 30年
教龄的兰姐，李东梅和张晓红票数相
同，并列第二。

周六，东梅像往常一样早起，简单
梳洗后，坐在窗前批改作文。窗外，阴
雨绵绵，冷风飕飗，枯枝料峭，聚拢的寒
意催生着寂寞；流云沾惹了尘埃，深陷
在惆怅思绪中，独拥着往事唏嘘；街上
行人车辆寥寥无几。窗内，窗外，忽都
成了无边的静寂。

一段熟悉的音乐铃声打破了清晨
的宁静。东梅快速拿起手机。

“李老师，你和晓红优秀教师票数
相同，并列第二，你认为给谁更合适？”

望着窗外小雨沥沥，她的心莫名地
顿了一下，缓缓说道：“我听从领导安排。”

“你去年有了市级优秀，如果确实
非常需要，我跟晓红说说，看她是否可
以让给你。”

“是的，去年我有过优秀了，还是让
给她吧。”东梅的声音有点颤抖，陈副校
长听出来了。

“这样吧，你先想想，等你考虑清楚
了，我再跟晓红说。”

“不用了，‘优秀’谁都想要，晓红也
非常需要。”话音刚落，她马上就后悔了：
这不就等于自己拱手相让了吗？我为什
么就这么轻易放弃了呢？可是，我又能
怎么说呢？难道跟领导说我今年就要评
高级职称，很需要这个“优秀”，叫晓红让
给我吗？那样领导会怎么看我呢？同事
又怎么说我呢？晓红会厌恨我吗？

整个上午，她心神恍惚，再无心思
做任何事。

中午，办公室周主任来电：“李老
师，你去年评过市级优秀了，这次就让
给晓红吧。”她想这大概是领导的意思
吧。

“主任，应该的，你报她就行了。”东
梅瘫坐在沙发上，禁不住悲凉起来。

下午四点，陈副校又来电：“李老
师，考虑清楚了吗？我还没有跟晓红说
这事。”

“不用考虑了，已经叫周主任报晓
红了。”她的心情瞬间降到冰点。

“李老师，多谢你的谦让，你的大
度。”

晚上七点，周主任微信发来优秀教
师申报的表格。她哭笑不得，一个念头
闪过：肯定是发错信息了，都这个时候
了，还开什么国际玩笑呢！

正想着，熟悉的铃声再次响起：“我
跟晓红说你让优秀名额给她，她很感
动，她说你比她更迫切需要这个‘优
秀’，说你的职称材料准备得差不多了，
多一个奖状，多一分希望。没想到你们
都是高风亮节的人，都肯为对方着想。”
陈副校顿了顿，又说，“下午学校领导开
会时，我顺便提出来讨论，黄校长说要
先照顾党员，所以，你当选啦。”

刚挂了陈副校长电话，她就听到手
机短信的提示声，点开一看，原来是这
次市级各类优秀名单公示，“优秀教师”
一栏清清楚楚写着兰姐和她的名字。

纠结了整整一天的市级“优秀教
师”终于到手了，可她却怎么也高兴不
起来。

窗外，灯火通明；窗内，一席落寞。

铁树花开香满楼

五月的荔园
■陈东亮

老井记忆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刘莲

■蓝青


